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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狗情
蒋子丹

! ! ! ! ! ! ! ! !"它一只狗能听明白吗

老于掉了假牙，嘴里关不住风，说话的
声音含糊不清，黑狼听着挺不习惯，一边伸
出舌头去舔老于手上的血，一边用很奇怪的
眼神打量他，嘴里还发出一些只有老于和它
自己能明白的音符。

老于解开黑狼脖子上的锁链，摸摸它的
大脑袋，说：听着耳生是吗？你没看见我的假
牙摔掉了？黑狼嘴里哼哼两声，把头往老于
怀里拱拱，有点撒娇的样子。

老于又说：当然喽，这也不能怪你，你们
犬类又没有装假牙一说，你怎么会明白假牙
和声音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们人老了，是
少不了假牙的，发什么声音还在其次，关键
是人一老，牙就掉了，牙掉了饭吃不香，肉嚼
不烂，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会垮掉。身体一垮
呢，阎王就要差小鬼来索命，把名字从阎罗
殿的生死册上一勾，人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所以呢，掉了牙的老年人，要是不想被小鬼
索了命去，就得装假牙，马虎不得。知道吗？

老于这么罗罗嗦嗦，给一只狗上生理卫
生常识课，谁见了都会觉得他怪可笑的。这
么复杂的关联，还阳世阴间的，它一只狗能
听明白吗？

黑狼听他说完，冲着老于调皮地眨巴了
一下眼睛，从他怀里钻出来，一瘸一拐直奔
他摔跤的地方而去，只不过用鼻子在草里边
拱了两下，没费多大劲儿，就把老于的假牙
给找到了。

老于一见，高兴坏了，马上夸奖黑狼：看
来你这小子还真的宝刀未老呢！

对此，黑狼显然很得意，叼起假牙，摇着
大尾巴，一点不敢耽误，铆足了劲儿，朝着老
于冲过来。老于一下子没回过神儿，被它一
撞，就地一个侧翻，人和狗搂在一起，一时滚
成了人狗一体的大球。

老于笑着，从狗嘴里掏出假牙，甩巴甩
巴上边的哈拉子，直接就给戴到了自己嘴
里，也不嫌脏。要说这也没啥奇怪，此狗被老
于训养了十来年，从小到大，一直享受亲儿

子一般的待遇，遇上有个三病两痛，还要升
级为娇生惯养的亲儿子。时不时在一个盆里
吃饭喝汤，都习惯成自然了。

有次黑狼得了重病，口腔化脓，喝口水
都痛得直哼哼。老于急得团团转，忙差老伴
到镇上去买活鸭子，还吩咐要用高压锅炖得
烂烂的，给黑狼开病号小灶。老伴依计而行，
送来了鸭汤，老于反复盘问能不能肯定是
鸭，而不是鸡。

老伴不高兴了，说：我再糊涂，当了几十
年火头君，连鸡跟鸭都分不清吗？老于说：黑
狼口腔化脓属于虚火上攻，吃鸡有可能加重
病情，鸭子清凉去火兼补，有益黑狼提高自
身免疫力，一鸡一鸭之间，事关黑狼性命，失
之毫厘去之千里，老夫不得不防。

于婶听老于说起黑狼的病，全是一套套
的硬道理，俨然一个高级兽医，连忙保证，这
锅里铁定是鸭不是鸡。老于这才放下心来，
动手喂狗。

这回黑狼病得凶险，连八十岁老太太都
能吃的鸭肉也难于下咽。眼见得再往下黑狼
性命难保，老于豁出去了，把鸭肉一块块放
进嘴里嚼成肉泥，一点点喂到黑狼嘴里，怕
太干了不好吞咽，还时不时用嘴含些鸭汤，
人口对狗口灌将下去。

于笑言这个人，在同事们眼里是个挑剔
的主儿。与人交往挑人，跟人说话挑事儿，要
是你跟他不投缘，两个人对面坐三天，他保
证可以一言不发；可要是投缘，他一准胸无
城府知无不言，倘若再碰上他对心思的话
题，那就酒逢知己千杯少，尤其说起狗的事
来，更是千杯万盏也不够。

对老伴儿，他是既离不开，又没个好儿。
于婶替他当差，做好了没一声谢可道，但凡
有一点偏差，横挑鼻子竖挑眼儿，决不宽容。
幸好老伴儿严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
一直跟在他身边，不离不弃，每天举案齐眉，
伺候老头子和狗儿子，无怨无悔。
老两口本来在市里有一套房，早先都是

老于两头跑，周末才回家，后来老伴儿退了
休，又加上狗儿子黑狼被查出得了骨瘤，老于
就干脆把老伴儿也接到所里来住，将市区的
房子空置了。老伴儿嫌这边冷清，找不到麻友
打小麻将，住房又只有一间，锅灶只能放在屋
檐底下，多有不便。每每遇上老于挑眼儿，就
扬言要一个人回城里去住，再也不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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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让她大惊失色

走出咖啡馆，在拐角处，蓝色妖姬看见
了尹克明的电瓶车，那是一辆很旧的黑色电
瓶车，后面放东西的箱子盖子破了个大洞，
前面的挡雨板也坏了一块，就连坐垫上的皮
也翻起来了。看着蓝色妖姬吃惊的眼神，尹
克明解释道：“你可能不知道，电瓶车千万不
能买新的，新的一会儿就被偷了，只
有旧成这样的，才不会被贼惦记。”

蓝色妖姬坐在电瓶车的后座
上，微风吹着蓝色妖姬齐耳的短
发，她感到心事重重，回去之后又该
干什么呢？本以为今天梅宁宁会给
她介绍个如意郎君，却不想是个一
无所有的小男人，没钱没相貌，没稳
定的工作，更别提房和车了。

胡思乱想中，已经到了她租的
房子。看见她就住在这样简陋破旧
的老公房里，尹克明吃惊的程度不
亚于蓝色妖姬看到他的破车。“要不
要进去坐一会？”蓝色妖姬礼貌地问
了一句。“不了，蓝姐，下次吧。”真
是个老实孩子。蓝色妖姬心想。“那
好吧，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蓝姐再
见，我们下次再见！”尹克明看着蓝色妖姬进
了门，才发动了他的破电瓶车，开走了。

一声重重的关门声惊醒了黄晓宝的美
梦，她随即清醒了，天已大亮，老伴徐贵生出
门去了。她看了一下时间：早上九点，这个时
间老伴怎么会出去呢？难道是去找牛金娣
了？黄晓宝迅速地穿衣洗漱，连早饭都没顾
得上吃，就一路疾走，先是去银行自动取款
机上查了卡里的钱，一年前她走的时候有 !

万元，但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却是里面只有
"##元。她呆了半晌，又一寻思，可能老伴都
拿去做股票了吧。可自己临走前特地关照，
这笔钱不要用来做股票，股市里已经有 $#

万了，都是大儿子徐宏达结婚前留下的 %#

万，做到现在已亏成 $#万了。
走向证券公司的脚步已经有些颤抖，她

想起来还没吃早饭，到底年纪大了，还有那么
多老年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有点
顶不住了。还好路边有个“爱心帮帮车”，她去
买了一个包子和一盒牛奶吃了才舒服了。

证券公司才开门不久，大厅里已经人头
攒动了。黄晓宝去查了账上的钱，让她大惊

失色，只剩 $万元了。通过工作人员帮着查询，
竟然是一个月前被提走了 &#多万。难道是徐
贵生给了牛金娣？老头子再傻也不会傻到把全
部家当给一个外人的。我要回去问个明白。

家里空无一人。她吃了颗保心丸，呆呆
地坐在沙发上，什么也不想。

门“咔”的一响，徐贵生回来了。黄晓宝
像被电了一下一样跳起来扑向他：
“你说，钱都到哪里去了？银行卡里
的 !万元呢？股市里的 &#多万元
钱都被你弄到哪里去了？”徐贵生
差点被黄晓宝笨重的身子撞得失
去了平衡，他看到老伴的怨恨不满
好像沾火就着，于是知道这种状态
下他绝不能含含糊糊地绕过这个
问题，必须是直面地去回答。
“就这事呀，看把你急的。银行

里的钱我给梅宁宁了。”“什么？你
给梅宁宁干什么？”“她说这钱本来
就是她老公的，现在她老公公司不
景气，天天亏钱，我就把钱给她
了。”“那股市里的 &#多万元呢？”
黄晓宝半信半疑，接着问道。“我借
给别人了，别人要买房子，我就借

给她了。”“什么？你把几十万元钱借给别人
了？你疯了吗？借给谁了？说！”
“老徐把钱借给我买房子了。”牛金娣的

声音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原来一开始她就
是跟在徐贵生身后的。黄晓宝冲着牛金娣叫
喊着：“你借的钱？你拿什么来还？你没有工
作，没有任何一项经济来源，你怎么还敢问
别人借那么多钱？钱呢？还回来！”

牛金娣像是早就等着这种质问一样，从
容不迫地说：“大姐，既然说到钱的问题，那
今天我们就把话说开了吧。我跟老徐是真心
相爱的，我们要在一起。反正你们离婚的话
财产也是一人一半的，等分财产的时候把我
借去的钱扣除就是了，你也并不吃亏。”
“什么？离婚，你们。”黄晓宝感到天旋地

转，透不过气来了，她捂住胸口，倒在地上。
“哎呀，不好，老太婆心脏病犯了。”徐贵

生大叫着，牛金娣也吓坏了。片刻惊慌后，她
果断地拿起电话机，拨响了 "'#。

在等待 "'#急救车来的时间里，他们一
个帮黄晓宝按摩着胸口，另一个往她嘴里塞
着药品。


